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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拚
命
三
郎
﹂
石
秀
在
陣
上
，
依
計
行
事
，
故
意

被
﹁
病
尉
遲
﹂
孫
立
捉
住
，
押
回
祝
家
莊
，
與
扣
押

在
莊
上
的
另
外
六
名
梁
山
泊
好
漢
，
及
孫
立
一
眾
做

內
應
，
準
備
一
舉
攻
破
祝
家
莊
。

孫
立
此
人
工
於
心
計
，
恐
祝
朝
奉
父
子
虐
待
﹁
霹
靂
火
﹂

秦
明
等
人
，
乃
建
議
祝
朝
奉
用
囚
車
囚
此
七
人
，
而
且

﹁
一
個
也
不
要
壞
他
﹂﹁
與
些
飯
酒
，
將
養
身
體
，
休
教
餓

損
了
他
﹂，
表
面
上
是
有
待
捉
了
﹁
及
時
雨
﹂
宋
江
，
一
併

解
往
東
京
時
，
不
至
於
餓
壞
﹁
不
好
看
﹂，
更
是
﹁
說
這
個

祝
家
莊
三
傑
﹂﹁
教
天
下
傳
名
﹂。
實
際
上
是
讓
石
秀
等
人

每
天
有
飯
有
酒
，
屆
時
有
氣
力
做
內
應
，
攻
破
祝
家
莊
。

本
來
，
以
祝
朝
奉
父
子
之
江
湖
閱
歷
，
對
孫
立
要
求
以

飯
酒
供
奉
俘
虜
的
做
法
，
應
有
所
思
疑
。
無
奈
勝
利
衝
昏

頭
腦
，
加
上
孫
立
對
祝
家
三
子
恭
維
一
番
，
令
祝
朝
奉
父

子
樂
不
可
支
，
完
全
失
去
警
覺
。

且
說
孫
立
捉
了
石
秀
後
，
在
祝
家
莊
內
作
出
好
整
以
暇

的
樣
子
，
等
待
梁
山
泊
陣
營
的
動
靜
。
及
至
第
五
日
辰

時
，
吃
過
早
飯
，
莊
兵
來
報
，
說
是
梁
山
泊
宋
江
兵
分
四

路
攻
莊
。
孫
立

眾
人
不
要
慌
，
準
備
多
些
撓

套
索
安

排
，
﹁
須
要
活
捉
，
拿
死
的
不
算
。
﹂

兩
陣
交
鋒
，
兵
凶
戰
危
，
死
傷
難
免
。
孫
立
之
所
以
吩

咐
不
要
殺
梁
山
泊
的
人
，
只
因
縱
然
破
了
祝
家
莊
，
但
若

梁
山
泊
人
馬
有
傷
亡
，
難
以
交
代
。

話
說
祝
家
莊
眾
人
披
掛
迎
敵
，
祝
朝
奉
親
自
率
領
三
個

兒
子
及
教
師
欒
廷
玉
登
上
門
樓
觀
察
敵
情
，
但
見
﹁
豹
子

頭
﹂
林
沖
率

﹁
混
江
龍
﹂
李
俊
、
﹁
立
地
太
歲
﹂
阮
小

二
及
五
百
人
馬
，
從
正
東
面
攻
莊
；
正
西
面
有
﹁
小
李
廣
﹂

花
榮
帶

﹁
船
火
兒
﹂
張
橫
、
﹁
浪
裡
白
條
﹂
張
順
及
約

五
百
人
馬
攻
莊
；
另
外
﹁
黑
旋
風
﹂
李
逵
、
﹁
沒
遮
攔
﹂

穆
弘
及
﹁
病
關
索
﹂
楊
雄
三
人
，
也
帶
五
百
人
馬
從
正
南

方
攻
莊
。

欒
廷
玉
看
了
，

眾
人
小
心
應
戰
，
自
己
引
一
隊
人

馬
，
從
後
門
迎
戰
正
西
北
上
的
人
馬
；
祝
龍
則
往
前
門
殺

正
東
上
的
人
馬
；
祝
虎
從
後
門
出
莊
鬥
西
南
上
的
人
馬
；
祝

彪
表
示
也
由
前
門
殺
出
，
活
捉
宋
江
，
祝
朝
奉
見
此
大
喜
，

都
賞
了
酒
。
此
時
也
，
祝
家
莊
擂
起
三
通
戰
鼓
，
放
了
一
個

炮
，
把
前
後
門
也
開
了
，
放
下
吊
橋
，
欒
廷
玉
、
祝
龍
、

祝
虎
及
祝
彪
，
四
人
各
率
三
百
餘
騎
，
殺
出
莊
門
。

那
孫
立
，
則
聯
同
自
己
帶
來
的
十
數
軍
兵
站
在
吊
橋

上
。
為
甚
麼
孫
立
帶
兵
站
在
吊
橋
上
？
主
要
是
等
待
林

沖
、
花
榮
一
眾
人
馬
攻
莊
，
吊
橋
因
而
無
法
吊
起
拒
敵
，

另
方
面
，
也
可
以
斷
了
祝
家
三
傑
及
欒
廷
玉
等
人
退
返
莊

內
的
後
路
。

再
說
欒
廷
玉
等
人
率
莊
兵
殺
出
莊
；
孫
立
扼
守
吊
橋

後
，
﹁
小
尉
遲
﹂
孫
新
立
刻
把
帶
來
的
旗
號
插
在
門
樓

上
，
﹁
鐵
叫
子
﹂
樂
和
看
見
旗
號
，
直
唱
將
出
來
。
莊
內

的
﹁
出
林
龍
﹂
鄒
淵
、
﹁
獨
角
龍
﹂
鄒
閏
聽
得
樂
和
歌

聲
，
馬
上
吹
了
幾
聲
口
哨
，
掄
動
大
斧
，
砍
翻
了
幾
十
個

守
監
門
的
莊
兵
，
開
了
囚
車
，
放
出
石
秀
等
人
，
各
人
在

兵
器
架
上
取
鎗
衝
殺
，
有
若
出
柙
猛
虎
。
此
時
，
﹁
母
大

蟲
﹂
顧
大
嫂
亦
掣
出
雙
刀
，
直
奔
入
房
，
把
全
數
婦
女
殺

光
。祝

朝
奉
見
勢
不
佳
，
正
待
要
投
井
時
，
早
被
石
秀
一
刀

剁
翻
，
割
了
首
級
。

︵
細
說
水
滸
．
二
五
七
︶

深
圳
東
部
南
端
有
一
個
沙
頭
角
，
是

深
圳
市
最
早
為
港
人
熟
悉
的
地
區
。
因

為
沙
頭
角
內
有
一
條
中
英
街
，
是
深
圳

與
香
港
新
界
陸
地
接
壤
的
著
名
地
方
。

香
港
未
回
歸
前
，
我
因
為
在
上
水
地
區
辦
有

培
僑
中
學
分
校
，
所
以
能
夠
取
得
邊
境
的

﹁
禁
區
紙
﹂，
便
有
機
會
遊
中
英
街
數
次
。
當

地
鄉
民
和
軍
人
共
處
，
並
無
劍
拔
弩
張
現

象
。
後
來
去
深
圳
沙
頭
角
參
觀
﹁
中
英
街
歷

史
博
物
館
﹂
，
又
由
深
圳
去
過
一
次
中
英

街
。除

了
沙
頭
角
，
深
圳
東
部
又
有
大
小
梅
沙

的
海
浴
場
，
十
多
年
前
又
去
過
該
處
游
泳
。

見
過
他
們
的
獨
特
的
帳
篷
，
一
如
在
澳
洲
的

海
灘
一
樣
。

接

便
是
東
部
華
僑
城
的
建
設
。
在
建
時

去
過
一
次
，
走
馬
觀
花
，
讓
嚮
導
說
明
其
建

設
宏
偉
計
劃
，
後
來
再
去
一
次
，
主
要
便
是

看
一
場
舞
劇
︽
天
禪
︾。

近
年
便
沒
有
再
遊
。
一
九
九
八
年
該
地
正

式
成
立
鹽
田
區
，
並
建
設
大
型
海
港
的
鹽
田

港
，
成
立
鹽
田
保
稅
區
。
建
成
東
部
華
僑

城
，
又
一
個
重
要
旅
遊
景
區
，
與
西
部
早
年

建
設
的
華
僑
城
東
西
輝
映
。
全
區
更
是
發
展

神
速
，
成
為
﹁
黃
金
海
岸
﹂。

這
一
次
香
港
資
深
傳
媒
人
員
聯
誼
會
應
老

朋
友
、
原
︽
深
圳
特
區
報
︾
及
︽
香
港
商
報
︾

社
長
、
現
任
深
圳
市
新
聞
人
才
基
金
會
理
事

長
吳
松
營
兄
的
邀
請
，
前
往
鹽
田
作
兩
天
一

晚
的
短
暫
訪
問
。

時
間
雖
然
短
暫
，
但
吃
、
住
十
分
上
乘
。

住
的
是
五
星
級
的
京
基
海
灣
大
酒
店
，
吃
的

都
是
極
品
的
海
鮮
餐
。
連
極
難
吃
到
的
﹁
雞

泡
魚
﹂
，
被
日
本
人
譽
為
極
品
的
也
吃
到

了
。
還
是
一
魚
兩
味
，
紅
燒
兼
燉
湯
。

鹽
田
從
毫
不
起
眼
小
村
變
成
一
個
海
濱
城

市
，
既
是
著
名
的
國
際
深
水
海
港
，
又
是
風

景
秀
麗
的
旅
遊
重
鎮
，
還
是
富
貴
人
家
的
豪

宅
區
。
據
說
有
些
別
墅
，
每
套
價
錢
已
達
三

四
千
萬
。

這
是
一
個
富
有
地
區
，
也
是
一
個
四
五
星

酒
店
和
名
店
林
立
的
地
區
。
難
怪
他
們
的
區

委
、
區
政
府
的
辦
公
大
樓
，
也
是
一
座
高
聳

的
豪
宅
了
。

在
台
灣
作
家
楊
照
的
︽
畢

加
索
的
精
神
︾
一
文
中
，
看

到
了
詩
人
阿
波
利
奈
爾
為
法

國
畫
家
亨
利
．
盧
梭
寫
的
墓

誌
銘
，
只
有
三
行
字
：
﹁
讓
我
們

的
行
李
免
稅
通
過
天
堂
之
門
／
我

們
將
帶
畫
筆
、
油
彩
和
畫
布
給
你

／
這
樣
你
就
能
夠
在
真
理
之
光
中

消
耗
你
的
神
聖
閒
暇
﹂。

文
章
又
提
到
，
畢
加
索
當
年
在

一
家
二
手
商
店
中
，
只
花
了
五
個

法
郎
，
便
買
下
了
盧
梭
一
幅
早
期

的
畫
作
︽
一
名
女
子
的
畫
像
︾。
如

今
，
盧
梭
的
畫
，
在
拍
賣
會
上
要

幾
千
萬
美
元
才
能
買
得
到
。

我
對
於
詩
人
的
墓
誌
銘
，
頗
為

感
慨
。
詩
人
說
得
真
好
，
畫
家
一

生
都
在
不
停
地
畫
，
在
旁
人
看

來
，
那
是
閒
暇
時
光
的
消
磨
。
但

詩
人
看
到
，
那
閒
暇
卻
是
神
聖

的
，
因
為
每
一
幅
畫
作
，
其
實
都

是
畫
家
在
找
尋
心
靈
之
寶
。

一
個
突
破
，
一
個
創
新
，
就
是

至
寶
，
就
是
心
靈
的
一
次
無
限
撫

慰—

撫
慰
了
當
時
的
自
己
，
更
撫

慰
觀
賞
的
後
人
。

我
在
香
港
藝
術
中
心
包
氏
畫
廊

內
，
看
了
﹁
彩
．
墨
．
朱
楚
珠
﹂

的
展
覽
後
，
想
到
了
楊
照
這
篇
文

章
，
更
想
到
畫
家
不
管
在
什
麼
情

況
下
，
都
堅
定
不
移
的
作
畫
，
堅

毅
地
去
尋
找
那
心
靈
的
寶
藏
，
這

份
精
神
，
是
最
可
貴
的
。
所
有
從

事
創
作
的
人
，
詩
人
、
小
說
家
、

畫
家
，
都
是
在
神
聖
的
閒
暇
中
，

也
就
是
在
最
孤
寂
的
環
境
下
，
去

追
尋
那
撫
慰
心
靈
的
寶
藏
。

朱
楚
珠
的
心
靈
之
寶
，
就
是
輕

輕
潑
在
中
國
古
老
宣
紙
上
的
彩
和

墨
，
讓
目
眩
神
迷
的
色
彩
世
界
，

走
進
觀
畫
者
的
心
靈
，
和
作
畫
的

人
一
起
深
入
心
靈
的
世
界
中
去
尋

找
那
埋
藏
在
其
中
的
寶
物
。

歌
壇
玉
女
梁
詠
琪
高
調
跟
拍
拖
僅
半

年
的
西
班
牙
男
友
﹁
閃
婚
﹂，
令
不
少

﹁
港
男
﹂
大
跌
眼
鏡
或
﹁
大
失
所
望
﹂
之

餘
，
也
令
人
關
注
起
女
藝
人
的
婚
戀
趨

勢
。
因
為
與
此
同
時
，
另
外
兩
位
知
名
度
頗
高

兼
具
實
力
的
女
星
莫
文
蔚
和
郭
羨
妮
也
分
別
嫁

給
外
地
情
郎
，
前
者
婚
後
會
定
居
倫
敦
，
後
者

嫁
給
拍
片
認
識
的
內
地
武
指
，
將
定
居
北
京
，

再
聯
想
到
早
些
年
跟
內
地
演
員
張
晉
結
婚
並
已

誕
下
女
兒
的
蔡
少
芬
等
，
一
時
之
間
，
﹁
優
質

女
人
﹂
外
流
既
成
話
題
，
也
折
射
出
一
種
社
會

現
象
。

從
人
口
流
動
和
人
才
交
流
的
角
度
看
，
女
星

外
嫁
本
是
一
種
自
然
現
象
，
既
非
香
港
獨
有
，

也
非
今
日
才
有
，
只
是
在
香
港
性
別
失
衡
、
經

濟
結
構
調
整
的
今
日
，
尤
其
是
﹁
港
女
﹂
作
為

現
象
成
為
議
題
後
，
港
女
中
的
﹁
驕
女
﹂
的
情

感
歸
屬
彷
彿
帶
有
某
程
度
的
象
徵
或
暗
示
。

記
得
零
七
年
訪
問
陳
可
辛
時
，
他
說
，
有
段

時
間
曾
經
覺
得
自
己
到
內
地
拍
片
是
對
香
港
的

離
棄
，
內
心
很
矛
盾
，
因
為
當
時
有
大
批
大
批

的
香
港
人
移
居
內
地
，
﹁
就
像
香
港
被
集
體
離

棄
。
﹂
當
時
，
作
為
訪
問
者
的
我
有
些
詫
異
，

卻
也
有
同
感
。
我
也
曾
經
有
一
段
時
間
很
想
離

開
香
港
，
後
來
真
的
到
了
上
海
時
，
雖
然
工
作

很
順
利
，
跟
當
地
同
事
更
相
處
愉
快
，
但
我
還

是
發
現
自
己
很
想
念
香
港
，
最
後
，
決
定
放
下

待
遇
優
厚
的
職
位
回
來
了
。
我
當
時
沒
有
那
麼

大
的
使
命
感
，
只
覺
得
是
女
人
的hom

e-sick

︵
想
家
︶。

當
然
，
愛
情
是
一
種
個
人
行
為
，
任
何
人
找

到
心
愛
的
人
，
我
們
都
應
該
祝
福
，
他
們
婚
後

定
居
哪
裡
也
是
自
由
的
選
擇
，
為
愛
︵
人
︶
離

去
未
必
等
於
拋
棄
故
土
，
我
們
也
不
會
因
為

﹁
失
去
﹂
了
梁
詠
琪
等
女
星
而
有
甚
麼
實
質
上

的
損
失
。
只
是
，
在
香
港
社
會
問
題
頻
生
、
政

治
紛
爭
導
致
情
緒
對
抗
的
今
日
，
知
名
女
星
的

﹁
集
體
外
嫁
﹂
難
免
令
人
有
﹁
集
體
離
棄
﹂
的

感
慨
，
是
香
港
的
男
士
留
不
住
這
些
才
貌
兼
具

的
優
雅
女
人
？
還
是
今
日
的
噪
音
干
擾
了
女
人

渴
望
寧
靜
的
﹁
幸
福
生
活
﹂
？
多
少
，
我
還
是

帶
有
點
香
港
彷
彿
失
去
了
一
些
﹁
東
西
﹂
的
愁

悵
。

女星外嫁

吉
林
長
白
山
深
度
遊
的
賣
點
是
：
主
力
遊

長
白
山
，
分
三
天
從
北
、
西
、
南
坡
三
次
上

山
，
總
有
機
會
能
一
睹
天
池
勝
景
，
不
致

﹁
常
常
白
來
﹂
！
有
人
或
許
會
懷
疑
這
樣
的
安

排
，
是
否
值
得
？
旅
程
開
始
時
，
我
也
抱
持
這
個

態
度
，
但
三
天
過
後
，
我
可
以
說—

—

﹁
值
得
﹂
！

據
說
一
般
國
內
外
旅
遊
團
行
程
只
遊
北
坡
，
因

其
發
展
最
早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開
發
旅
遊
︶，
配

套
設
施
較
齊
全
。
遊
客
進
入
北
坡
景
區
大
門
後
，

需
轉
乘
景
區
內
的
環
保
專
車
遊
覽
，
要
登
上
長
白

山
天
池
，
更
須
搭
乘
只
能
容
納
六
人
同
坐
的
四
驅

車
，
沿
蜿
蜒
曲
折
的
山
坡
車
道
行
駛
超
過
四
十
分

鐘
，
下
車
後
攀
爬
十
分
鐘
，
才
到
達
頂
峰
觀
景

點
。早

上
沿
北
坡
登
山
，
在
山
腳
時
天
氣
還
不
錯
，

隱
約
見
太
陽
伯
伯
探
頭
出
來
，
導
遊
小
姐
說
，
我

們
有
望
得
到
﹁
鄧
小
平
﹂
的
待
遇
，
可
以
一
登
山

便
得
睹
長
白
山
天
池
。
但
話
還
未
完
，
天
色
已
大

變
，
滂
沱
大
雨
下
，
我
們
只
能
在
山
腰
處
暫
避
，

導
遊
小
姐
跟
領
隊
商
量
後
，
決
定
改
動
行
程
，
先

遊
景
區
內
其
他
景
點—

—

長
白
瀑
布
、
銀
環
湖
，

吃
過
中
飯
後
，
才
再
上
山
。

長
白
山
北
坡
有
一
個
獨
特
景
點
是
其
他
景
區
沒

有
的
，
就
是
擁
有
長
白
山
溫
泉
泉
眼
，
我
們
一
班

人
在
大
雨
下
雖
有
雨
衣
、
雨
傘
，
但
也
渾
身
濕

透
，
正
好
就
去
泡
泡
溫
泉
，
整
頓
行
裝
。

下
午
再
度
登
山
，
天
氣
也
不
是
很
好
，
只
是
雨

勢
稍
停
，
坐
在
登
山
的
四
驅
車
中
，
沿

﹁
之
﹂

字
形
的
山
路
行
駛
，
驚
險
處
處
。
好
不
容
易
到
達

頂
峰
觀
景
點
，
卻
是
濃
霧
密
罩
，
雖
未
至
於
伸
手

不
見
五
指
，
但
身
外
一
米
的
人
影
也
難
辨
認
，
更

不
用
說
天
池
在
哪
個
方
向
了
！

頂
峰
風
大
，
更
覺
寒
意
，
身
軀
雖
還
撐
得
過

去
，
雙
手
其
實
已
覺
僵
痺
，
其
他
人
也
放
棄
，
開

始
下
山
了
。
我
對
領
隊
說
，
不
想
就
此
放
棄
，
多

給
五
分
鐘
時
間
，
看
看
濃
霧
會
不
會
給
吹
散
。
就

是
這
五
分
鐘
的
等
待
，
給
我
第
一
次
看
到
滿
載
藍

色
湖
水
的
長
白
山
天
池
！

初會長白山天池

一束又一束金黃絢麗的陽光肆無忌憚地穿過車
窗，流向我們的身上，焦躁隨 擺脫不去的刺目亮
光糾纏過來。公路兩旁的風景是一格格的，像一幅
繪好以後又被分割的現代畫。深深淺淺的綠，濃濃
淡淡的青，都在驟然間出現又迅速地飛躍過去，快
捷得令人掌握不住。彷彿是人生的場景，所有和美
麗掛 或劃上等號的人事物恆是以光或聲音的速度
消失。我隔 車窗玻璃看 路邊又明又暗的油棕園
和橡樹林。剛才啟程的時間是下午五時三十分，尚
未到七時的天空仍然燦亮清朗，車子經過漫漫青翠
的樹林後便來到一片空曠無垠的荒田。
「是，年輕時完全不相信，但現在開始接受，命

運，肯定是存在的。」謝老師一邊開車，一邊有點
惘然若失地說。
有一段時期把巧合看成是在編造的故事裡才可能

出現的情節，但是隨 歲月的飛騰，尤其是最近這
串日子，遇到常見不常見的老朋友都不約而同地把
命運放在口裡咀嚼，而且往往一而再地重複，一程
復一程的跋涉顛簸，一路接一路的尋尋覓覓，等大
家乍然驚覺就都已經走到中年。有人追求的是所羅
門頭上的皇冠，也有人為追尋野地裡的百合花而歷
盡滄桑。
然而不論當初的抉擇是什麼，今天幾乎所有的人都

具有同樣的感觸：有些事情不是不想做，有的東西不
是不想擁有，而是費盡心機後發現根本沒有辦法。
這份無力感令人沮喪。懊惱和憂傷的情愫在心裡

盤 不去。
有一天我偷閒到高原去訪友。久未見面的朋友鄧

興高采烈地拿出一瓶葡萄紅酒，盛意拳拳地要大家
一起品嚐，他到廚房去找來開瓶器，發覺不知道什
麼時候弄壞了，但雀躍歡欣的他堅持非要把紅酒打
開請大家喝：「冷天氣又逢好友相聚，惟有喝酒才
足以表現喜悅和快樂。」他用種種方法，用各種器
具，最後，扭斷了軟木酒塞，仍然無法達到把酒瓶
打開的願望。本來神采飛揚的他興味索然：「真恨

不得把玻璃瓶子敲破。」
語句和表情都毫不掩飾憧憬毀滅後的挫折和苦

澀。可是玻璃瓶子敲破以後，酒還能喝嗎？
再大的惱怒，對打不開的酒瓶沒有絲毫助益。這

份無能為力，截斷了他亢奮愉悅的心情，令他度過
一個懊喪洩氣的夜晚。
那個晚上的紅酒後來換成罐裝的啤酒。
生命中的許多事許多人都是自己選擇的，但有一

些選擇事實上是沒有選擇餘地下的不得已選擇。這
種種無奈到了最後便也成了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
十多年前認識謝老師，首次看到他的水墨畫，驚

艷不已，一心要向他學習技藝，苦無機會，數次悉
心安排，皆不成功。當這份渺茫的希望已經被我擱
在最黯淡的旯旮處後，沒想到經過十多年的轉折迂
迴，卻出現了意外的機緣。
「是的，我非常同意。」輕輕地點頭，我想我可

以深刻地了解謝老師的感受。
當年作為學生的我，興致勃勃地為一個崇高的理

想而孜孜不倦地埋頭創作。最常投稿的那份報紙編
輯，在一個因緣際會中知道了他的名字，從沒會過
面，但心中蓄滿對他的感激。他每一次發表我的作
品，都親手繪上插畫，以矚目的版位刊載。這對年
輕的我是一份極大的榮譽和成就。因為他善意的鼓
勵，促使我在寫作路上增加許多信心和勇氣。最終
把寫作當成是一生中最大的嗜好和興趣。數十年持
續不變。多年後，在電話裡聽到陌生的聲音並不知
道就是他。不久前的某一天，居然在一個午餐桌
上，坐在一起吃飯，請客的主人正是當年幾乎每一
期都錄用我的文章的編輯。
時間已經走過去，可是感謝的心依然如故。
我真高興命運贈予我的這份機緣，讓我得以當面

和他傾訴多年來收藏在心中對他的深切感恩。
但是以弄權為樂的命運也甚愛播弄人。
寫出世界不朽名曲《肯塔基故鄉》和《老黑爵》

的史蒂芬．可林．佛斯特和他的心愛女友珍妮．馬

克達妮，經過多年的波折終於結婚，他甚至寫了一
首題為《金髮珍妮》的歌曲送給她。兩個人卻只在
一起度過三年的婚姻生活，就分手了。
相遇相知終於相守，結局卻是一個錯身。這樣無

比老套毫不新鮮的黯然愛情故事讓人不能否認生命
中其實充滿了弔詭。
感情也可以自我顛覆嗎？
如果美麗感人的兩情相悅戀愛在歲月的洗練下最

終居然落到離棄的愴楚下場，那麼還有什麼是值得
歌頌和永恆不變的？
在這日薄西山的時刻，是惋惜引發的珍惜嗎？總

覺得一天裡最撩人遐思最扣人心弦的景致就在黃昏
時分，然而燃燒得格外煥煥的夕陽一旦落下，澄黃
色的美麗也不得不宣告終止結束。
「人生的路愈走愈遠，就會發現，有些事早有安

排，卻不是人為的努力。」謝老師的語氣充滿感
慨。「是。」我還是點頭，像這回乘謝老師的車下
吉隆坡學畫，就不是預料中的事。
「但是，我們還是要盡力。」謝老師說：「可以

做得到的，我們仍然要去奮鬥。」
不能安排無法預測的，我們惟有等待，可以自己

掌握控制的，不要放棄。
話剛說完，在夕陽艷耀的餘光中，猝然有一群白

色的水鷺迎面翩然飛來，數十隻列隊並排朝 我們
的車子張開翅膀，似乎連空氣也不驚動地飛過來的
白鷺，在靜穆無垠的荒野中，點點雪白帶 一抹抹
的漆黑旋即以一種悠悠逍遙、閑逸舒緩的姿態朝
車後邊遠遠的青山飛去。絢紅明亮的陽光中，碧綠

寬敞的荒田上，數行皚白的水鷺整齊地起起落落，
在午後乾爽的微風伴隨下，高高低低地飛翔。
「啊！」我驚喜而倉皇地呼喊 ：「沒有相機！」
謝老師把車停在路邊：「有，有相機，但是來不

及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屏住呼吸：「啊！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一路上被熾熱的陽光炙灼得焦躁緊迫的心驟然間

變得柔軟和緩起來。
這一幅只有在電影或幻燈片或圖畫裡才可能出現

的美麗罕見的畫面，如今就在我的眼前。而我眼睜
睜地，完全沒有辦法，癡癡地看 它靜默無聲地逐
漸遠離終至消隱。
一切的美麗，總是如夢如幻措手不及地出現，旋

踵間又毫不猶豫地消失。
一籌莫展的我只能閉上眼睛，想要淡然處之，但

依依不捨的心裡不能遏阻地湧上陣陣刺痛。
也許就是因為來不及，也許就是因為會過去，所

以格外令人心動和心痛。
「如果可以挽留⋯⋯」我的戀慕不捨無法掩蓋。
「其實美麗或不美麗，都留不住的。」謝老師畢

竟比我年長，也比我看得透徹。「你看那些長在路
邊的木棉樹，多麼美麗！但有一天也會枯萎凋落。」
日本禪宗大師鈴木大拙提出一個問題：「花木可

以毫無顧忌地成長開花而自給自足，可是人的生活
為何不能如此？」
兀自盛放的花木能夠自由自在，緣於它們的無欲

無求和無情。人因有情而勘不破世間的喜怒哀樂愛
惡欲，人也因為被情拘困而終生惶惑，一切只因人
心中充滿許多明知無能為力的欲求。
一心嚮往美好的人都期盼永遠留住美麗。明知不

可為，卻妄想成為與風車搏鬥，傻勁過人的浪漫勇
者唐吉珂德。
我們有沒有把不可能轉換為可能的能力呢？
夕陽不語，水鷺無言。寂然的車子裡，只有冷氣

的噗噗聲在回應浮沉在彷徨茫然情緒裡卻混和 虔
誠期待的提問者。
在暮靄就快蒼茫掩過來的天色裡，看見一群水鷺

飛過，然後我發現自己中年的天真。也許別人看起
來可笑，但我殷切的渴盼竟超乎自己的想像，是如
此強烈而深刻！

兩陣交鋒

鹽田一瞥

韋基舜

客聚

內
地
八
零
後
的
年
輕
人
，
有
個
流
行
口
訣
，
就

是
：
﹁
一
怕
文
言
文
，
二
怕
周
樹
人
！
﹂
大
家
都

知
道
，
周
樹
人
是
魯
迅
的
原
名
，
那
些
年
輕
人
怕

的
相
信
倒
不
是
魯
的
文
章
，
而
是
他
獨
特
類
似
文

言
文
的
白
話
體
。
諸
如
南
腔
北
調
︿
關
於
女
人
﹀
一
文

中
：
﹁
她
的
愛
惜
家
財
的
心
或
者
比
較
的
差
些
﹂
之
類

的
句
子
。

其
實
只
要
摸
中
句
子
脈
理
，
文
言
也
不
難
懂
，
看
多

了
，
還
會
發
覺
鑄
成
成
語
的
文
言
文
閃
閃
生
光
，
如
稱

讚
歌
者
歌
唱
得
動
聽
，
說
他
﹁
響
遏
行
雲
﹂﹁
繞
樑
三

日
﹂，
加
以
幻
想
一
下
，
就
知
道
要
是
用
作
白
話
文
，
化

上
二
三
十
個
字
，
也
未
必
形
容
得
那
麼
傳
神
，
除
非
真

正
富
有
天
才
的
白
話
詩
人
，
才
寫
出
類
似
好
句
，
但
是

現
成
文
言
四
個
字
，
已
足
以
回
味
無
窮
。

文
言
可
說
是
文
章
的
﹁
環
保
體
﹂，
它
之
所
以
形
成
，

全
有
賴
於
竹
簡
時
代
，
刻
字
不
易
，
為
省
工
夫
，
作
文

才
花
心
思
省
一
字
能
達
意
便
省
一
字
，
句
子
經
過
千
錘

百
煉
，
就
不
會
有
一
字
多
餘
。

文
言
，
雖
說
有
點
像
錦
盒
中
的
文
字
，
用
得
不
好
，

是
死
；
但
是
用
得
好
，
就
活
色
生
香
！
高
手
寫
來
，
依

然
文
采
飛
揚
，
感
情
洋
溢
，
試
看
韓
愈
祭
十
二
郎
文
，

突
破
四
言
韻
駢
框
框
幾
個
句
子
：

﹁
吾
上
有
三
兄
，
皆
不
幸
早
世
。
承
先
人
後
者
，
在

孫
惟
汝
，
在
子
惟
吾
。
兩
世
一
身
，
形
單
影
隻
。
﹂﹁
一

在
天
之
涯
，
一
在
地
之
角
；
生
而
影
不
與
吾
形
相
依
，

死
而
魂
不
與
吾
夢
相
接
。
﹂
這
樣
的
文
言
，
何
其
鏗

鏘
，
何
其
淺
白
！

文
言
絕
對
不
是
五
四
時
代
白
話
先
鋒
說
的
死
文
字
，

今
日
不
少
文
章
老
手
，
經
常
也
在
白
話
文
章
裡
頭
借
它

長
話
短
說
，
就
是
連
一
生
傾
拜
白
話
大
師
胡
適
的
李

敖
，
巨
著
通
篇
白
話
，
在
他
局
限
一
百
四
十
個
字
的
微

博
中
，
也
不
時
動
用
到
文
言
。
如
：

﹁
不
以
物
喜
，
不
以
己
悲
，
悲
喜
線
外
，
獨
延
寵
物

以
為
光
寵
，
左
巴
老
哥
亦
高
人
哉
！
﹂

﹁
世
之
有
感
於
父
女
之
情
、
憂
患
之
書
者
，
必
將
啼

笑
以
視
斯
文
。
﹂

﹁
本
人
一
生
，
狷
介
俠
義
、
敵
視
強
梁
。
﹂

可
見
文
章
短
了
，
文
言
仍
用
得

八
零
後
年
輕
人
，

讀
多
了
，
自
然
就
發
覺
文
言
文
不
如
周
樹
人
可
怕
。

文言文與魯迅

百
家
廊

朵
　
拉

尋找心靈之寶

水鷺飛過中年的天真

蘇狄嘉

天空

興 國

國
吳康民

語絲

呂書練

風景

連盈慧

乾坤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一群白鷺悠然的

飛翔。 網上圖片


